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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銅鑼灣

．陳柏渝
喜愛寫作，就讀於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投稿請至tk1902617@gmail.com或tk1902617@hotmail.com

我一直覺得，銅鑼灣是個很奇怪的
地方。

這裏有曾經全世界最貴的街道（羅
素街），也有着全香港第二大的公園（
維多利亞公園）。我必須得說，我對銅
鑼灣一直都是處於一種很複雜的感情之
中，說厭惡，倒也不至於；說喜愛，那
又說不上。坦白講，我做夢都想搬離這
地方，但又總覺得不捨得，想了好幾年
，才能稍稍形容那種感情：曖昧。

說起銅鑼灣，我總會想起無數個我
曾在這裏經歷的回憶，這些回憶曖昧不
清，難以整理。我記憶力很差，但我總
能在銅鑼灣之中找出幾縷回憶的碎片。
無論是快樂的，痛苦的，這些總能在銅
鑼灣之中找到，那也許就是人們常說的
「鄉情」吧。或者自我出生的那天起，

我的回憶就注定和銅鑼灣綁在一起，畢
竟，每個晚上我都會在位於銅鑼灣的家
中度過。回憶良久，就覺得我的成長好
像跟銅鑼灣緊密地綁在了一起，糾纏不
開，正因如此，我才會用 「曖昧」來形
容這種複雜的感情。我上學，學校在銅
鑼灣（雖然現在不在了）；我幼時的娛
樂多半也離不開銅鑼灣；每日，我也總
會吸上幾口屬於銅鑼灣的空氣（還是廢
氣？）。

回憶的碎片，便因此和銅鑼灣越來
越近，當醒覺過來時，早已分割不開。

那回憶中的鐘聲
在我年幼時，我的生活是很單調的

。上學前去街尾的麵包店買個麵包，再
配個豆奶，就會出發去上學，我的學校
離家不遠，不過是十五至二十分鐘的路
程，我通常都會選擇走過去，那時候的
大人們都在討論着我聽不懂的事情，什
麼 「雷曼」呀， 「股票」啊什麼的。我
一句都聽不懂，也沒興趣懂，那時候的
我，天真的認為一切事物都是永恆不變
的。那些街道，那個在樓下笑容滿面的
看更叔叔，那些討人厭的老師們，那些
對功課叫苦不迭的同學，更甚至我那嚴
厲的父親，溫柔的母親，正在牙牙學語
的弟弟，嘮叨的嬤嬤，以及不幸中風行
動不便也說不了話的爺爺。我天真地以
為一切都不會改變，一家人會一直在一
起。

有時候放學，母親會帶我去附近希
慎廣場地庫的超級市場買東西，那時候
的事情我總是記得不太清，我曾經因此
問過我的母親，她回憶了一陣，說只記
得那時候的我蹦蹦跳跳，捉也捉不住，
不消一會就不知道跑去哪了，總愛自己
跑去超級市場附近的模型店看玩具。我
母親又道： 「你到了那附近，總是嚷着
要去看時代廣場的大電視，要不就要去
維園的遊樂場玩，真是很頑皮。」我不
禁冒出一絲冷汗，嘴角抽了抽，說道：
「是嗎……我不記得了……」此時母親露
出了回憶的神色，用很懷念的語氣道：
「以前爺爺還沒有中風時，總是跟不足

一歲的你去時代廣場玩，那時候的爺爺

真的很疼你呢，老是帶着你周圍跑。」
「……我不記得了。」母親聞言笑

了，說道： 「爺爺中風你才剛一歲，又
怎麼可能記得？我還記得那時候爺爺抱
着你在時代廣場的大電視前拍了一張照
片呢，等我找找……」她找了大概十五
分鐘，方才在一個櫃子內翻出一個相簿
，再在某頁之中找出某張相片。只見一
歲的我正笑容滿臉的坐在爺爺的肩頭上
，背景上的則是時代廣場象徵性的大鐘
。我心情複雜地看着這幅照片，不禁看
向了我們家的神桌上。爺爺的黑白照片
正放在上面，笑容依舊。

我到底忘記了什麼？錯過了什麼？
若不是我母親說起來，我也沒有意

識到一切其實早已開始出現變化。
若不是我母親說起來，我也不會知

道街尾的麵包店已經倒閉，換成了一間
藥房；我也不會知道附近的美心丟空沒
人租很久了；希慎廣場老早拆了重建了
，現在變成了個高聳的商業大廈……忽
然發現，我住在銅鑼灣，同時卻又對它
極不熟悉。

於是在某個假日，我漫步在銅鑼灣
上，決定讓自己能再次尋回過去的銅鑼
灣。

逐漸消失的街道
不知何時，時代廣場早已變得陌

生。
以前的時代廣場九樓是小孩子最喜

歡去的地方，因為那裏有售賣着各種稀
奇古怪東西的幾間店舖，但是最重要的
是那裏有着一個頗大的遊樂場，照我母
親的說法，那時候時代廣場九樓的遊樂
場可說是最受小孩兒歡迎的地方，每逢
假日，遊樂場上都會充滿着小孩子的歡
聲笑語，那時候的時代廣場可以說是最
熱鬧的，聽說在那時候，我三不五時就
會跑到遊樂場，叫上幾個孩子，有時賽
跑，有時打架，反正就是沒有停下來的
一刻。

於是我走了上去時代廣場的九樓，
那時候的遊樂場早已經被拆掉了，那個
位置變成了一間很著名的連鎖咖啡店，
那些店舖早就倒閉了，換成了一間又一
間的名牌店舖。街上那些具有特色的店
舖不知何時已經變成了一間又一間的連
鎖店或者藥房，我那個住了銅鑼灣很多
年的朋友說起了銅鑼灣的改變，也不無
感慨的說： 「前一年看見的店舖，到今
年可能已經不存在，不知道是因為什麼
，住在這裏，就會有種 『什麼都會消失
』的感覺。」

我聽了這句，竟覺無比震撼，我也
曾問過一位跟我從小玩到大的朋友，但
他只是皺了皺眉，也不太記得以往銅鑼
灣的面貌。我到那時才發現，不只是銅
鑼灣，整個香港都在轉變，不只是地方
，連人都在不斷改變。

當很久之後，我看着街道，接近七
成的店舖都已經和回憶中不一樣，看着
鏡子，我也已經由一個活潑頑皮的臭小

子變成了一個略顯陰沉的胖子了，母親
的頭髮都添了幾條白髮，父親不經不覺
也消瘦了許多，爺爺也早就過世了……

我才發現，家人不會一直陪伴自己
，他們都在時間的運轉下逐漸老去，直
到逝去，那一刻，我才發現了時間的殘
酷。有些人，離開了就不會再回來了，
有些事，消失了就不會再出現了。那時
候的街道，也不會再回來了。

直至那一刻，我第一次出現 「時間
過得真快」的感覺。

些許僅存的碎片
離開時代廣場，我和剛過來的朋友

打了聲招呼，便和他漫無目的地走在街
道上。一點一滴的回憶浮上心頭，我像
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小孩子般到處撿拾
回憶的碎片，然後在腦海中不斷把玩，
那些回憶，有的痛苦，有的快樂，當回
想起這些時，心情卻只有一絲的哀愁，
佔大部分的卻是懷念。

和我並肩走着的朋友忽然嘆了口氣
，看着周遭的景色，忽道： 「還真懷念
啊……」我聞言也不禁笑道： 「自從畢
業之後，你也很少來銅鑼灣這邊了吧？
」我的這位朋友是我中學的同學，跟我

一同廝混了六年的中學生涯，是我難得
的好友。 「可不是嗎？我跑去內地唸大
學了，如果不是你叫我，我怎會無緣無
故跑來啊！」他笑着這樣說，隨即指向
了學校的方向，笑道： 「去那邊看看？
」我也點點頭，說道： 「隨便。」

我們的中學在香港大球場附近，離
市區很是遙遠，離我的家也需要十五至
二十分鐘的路程。當我和朋友再次看見
了那間學校，兩人都不禁露出了懷念的
神色。那間學校不是很破爛，也不是很
漂亮，它就只是立在這裏，接受歲月的
摧殘。在中學旁邊的則是小學部，牆身
有一些以前學生的畫作。我小學，中學
都在這兩間建築中度過，當再次看到了
它們時，忽然有種怪異的感覺。 「真是
懷念。」旁邊朋友的聲調有點怪異，又
道： 「以前還沒有畢業時作夢都想離開
這裏，但現在……卻又有點想回來這裏
了。」我們以前讀的中學並不是什麼很
好的學校，那裏的人成績不怎麼好，人
也不怎麼樣。但我可以保證，如果時間
可以重來，我還是會選擇這間學校。這
並沒有什麼原因，只是這六年在這的生
活實在太刻骨銘心，才會令我們如此的
感慨。他在內地的生活並沒有很順利，
這我是知道的。但當他這樣訴說時，我
卻好像真切感受到了他的辛酸和苦惱。

這地方載着我們很多的回憶，有快
樂的，有痛苦的，有悲傷的，有苦惱的
。但幾年後回來了，那些痛苦，悲傷，
苦惱彷彿消失了，只留下了無盡的懷念
和微微的空虛。以前覺得很重要，不能
忘懷的事，那些不能分割的愛情，那些
不能輕忘的仇恨，卻早已隨風飄散，僅
留下了一顆又一顆的回懷碎片，供人憶
懷。

那些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那回憶中的公園
在十分鐘後，終於回到了市區，我

告別了表情複雜的朋友，從中央圖書館
過一個馬路，便來到了全香港第二大的
公園──維多利亞公園。

有多久沒來了呢？我默默地想着，
中學體育課的時候還有時候會來維園打
球，兩年過去了，自己對這地方卻是越
來越陌生了，是這個公園變了，還是我
變了？

我漫步在維園之中，幼時的回憶不
斷浮上了心頭，看看那個水池，到今天
還是有人會把一些遙控船放進去玩，旁
邊則有着不少的小孩和父母正看着。 「
媽，我也想買個遙控船玩！」我彷彿看
見了幼時的我正這樣的說着，而母親則
笑吟吟地說道： 「你考高分就買！」

結果，最後還是沒買。
每當走到一個地方，就會有新的回

憶在我的腦海中湧現，看看那個遊樂場

，我以前經常在這盪鞦韆；看看那個足
球場，我經常在那踢球；看看那片草地
，中秋節時我們家通常就會在那邊賞月
……

這裏雖然改變了很多，我卻依舊在
這裏找到了很多的回憶。

還記得小時候，我在圖書館借了書
，就會跑到公園的某個座椅上，津津有
味地看着那些書，在沒有互聯網的那時
，書本和電視是我唯一可以了解這世界
的窗口，那時候的銅鑼灣，對我來說就
是我的全世界。但正因如此，當我走出
了這地方，我發現這個世界有多大，有
多少的事物供我發掘，然而時間是不等
人的，當我醒覺過來時，那時的銅鑼灣
好像早已不在了。

「你變了，變得不再愛笑了。」母
親曾這樣對我說道。是的，我變了，變
得冷漠，變得多疑，變得陰暗，有些改
變是好的，但更多的則是應該避免的，
在這裏的種種讓我不自覺地在自己的心
中築了一道牆，一道無人能越過的牆，
不知何時，年幼時快樂的笑容早已消失
，換來的卻是一直沉思的腦袋和陰霾不
清的不安。不知何時，我好像已經把以
往的自己扼殺在童年的美夢之中，最後
，只剩下了一個不再愛笑的男子。就像
銅鑼灣這個地方一樣，當時間過去，那
時的珍惜的東西，可能早已不復存在了。

直到這一刻，我才明白了什麼叫成
長，成長是痛苦的，卻是任何人都無法
避免的。無論是父親，母親，弟弟和嬤
嬤，又或者是朋友，他們都在不斷地成
長，無論是自己願意又或者是不願，他
們在成長的路程之中，並不斷地思考和
進步。無論那事物美好，醜惡又或平平
無奇，時間都會將他裝飾上歷史的沉重
感，而當人們回想到那回憶時，卻只會
感到了謎一般的懷念。

看着滿天的落葉，街道上滿是行人
。旁邊的座椅上坐着一對年老的夫婦，
相愛如昔；大道上，一對年輕的夫婦抱
着一個嬰兒，臉上滿是幸福的笑容；旁
邊一對穿着校服的學生正高聲談笑；後
面幾個小孩正在賽跑，歡聲不斷。這些
容貌彷彿和回憶中重合，早已冰冷的心
好像又重添了幾份溫暖。所謂的幸福不
就是如此嗎？

人生，就像是一個城市，某些東西
會隨着城市的成長而消失，當你回首的
時候，彷彿一切都不再一樣，你會感到
悲傷，你會感到不捨，因為這些事物已
不會再回來。然而當你重新審視這一切
的時候，卻發現到處都有着回憶的殘跡
，而這些殘跡，會變成一幅新的圖畫。
儘管可能有一日這幅圖畫會再次消失
，我會重新陷入迷惘，但我相信，那
時候的自己會再一次創造出不一樣的
圖畫。

總是記得那一次
你的聲音飄進我的耳朵裏
繞樑三日，經久不息
銀鈴一樣好聽珍藏成我永遠的記憶
啊，珍藏你，珍藏你

總是記得那一次
你的眼神照進我的腦海裏
入木三分，和風習習
陽光一樣熱烈珍藏成我永遠的信息
啊，珍藏你，珍藏你

總是記得那一次
你的擁抱刻進我的心靈裏
勝過三春，勃發朝氣
草木一樣生長珍藏成我永遠的塵世
啊，珍藏你，珍藏你

總是記得那一次
你的愛情走進我的生命裏
有幸三生，陽光風雨
日月一樣神聖珍藏起永遠永遠的你
啊，珍藏你，珍藏你

宇治綠茶把桌上的刨冰
染成一座青翠的山峰
盤腿而坐遙望音羽之瀑
涓涓流出一絲又一絲泉水
流泉不斷，一如凡塵的思慮
從混混沌沌的源頭而來
流到一方小池，無調卻似沉吟
仍將流向不可挹注的低谷
而每道泉水你只可淺呷一口
添加今生的成就，愛情或年歲
有限的甘甜中嘗盡滋味
但多喝減半，兼飲更無福消受
情多命蹇，或無愛及身──
坐在茶屋裏遙望日光之下
遊人魚貫伸出長柄的杓子
勺取一點不可企及的幸福
而面前綠茶的青山快將傾頹
彷彿心裏一個清涼國

也終在長夏的山中融化
就讓槭樹搖着深秋的紅葉
幽咽的泉聲牽住了記憶
這一生中的一天，一剎那
我只閉目求取：
簷外一絲昔在永在的清風

□丘樹宏

．陳德錦
香港詩人，作家。

．丘樹宏
廣東省中山市政協主席、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已出版
十餘部詩集及人文社科著作，近年創作了《共和國之戀》
、《孫中山》、《海上絲路》等十幾部大型史詩，獲得郭
沫若詩歌獎、中國最佳年度詩集獎、廣東省 「五個一」 工
程獎和魯迅文藝獎、百年新詩 「最具實力詩人」 等多個獎
項。

音羽之瀑
──京都清水寺閒坐

珍藏你

□陳柏渝

□陳德錦

▲七十年代與今日的軒尼詩道

▲今昔銅鑼灣街景


